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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陶渊明《咏二疏》吟咏的是西汉宣帝时以“知足”为宗旨而急流勇退的疏广、疏受
叔侄二人。该诗不仅涉及到陶渊明的思想，也涉及到了六朝时代的“咏史诗”及致仕的一些
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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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渊明 《咏二疏》吟咏的是西汉宣帝时以
“知足”为宗旨而急流勇退的疏广、疏受叔侄二
人。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，虽有种种不同说法，
但关于其中的内容，除了彰显致仕、歌咏归乡等
看法之外，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了。本文以
陶渊明的创作意图为中心，认为该诗不仅涉及到
陶渊明的思想，也涉及到了六朝时代的“咏史诗”
及致仕的一些问题。

一
先看一下 《咏二疏》诗的原文。内容以汲古

阁旧藏本为底本［1］，文字上的异同则参照了相应
的陶集诸本:

1 大象转四时，2 功成者自去。3 借
问衰 ( 底本注: 一作商) 周来，4 几人得
其趣? 5 游目汉廷中，6 二疏复此举。7
高啸还旧居，8 长揖储君傅。9 饯送倾皇
朝，10 华轩盈道路。11 离别情所悲，12
余荣何足顾。13 事胜感行人，14 贤哉岂
常誉。15 厌厌闾里欢，16 所营非近 ( 底
本注: 一作正。陶诗析义、张自烈评本、
陶诗汇注作所) 务。17 促席延故老，18
挥觞道平素。19 问金终寄心，20 清言晓
未悟; 21 放意乐余年，22 遑恤身后虑。
23 谁云其人亡，24 久而道弥著。
全诗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开头

的六句，为作者对西汉二疏实现 “功成者自去”

之目标的积极评价。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 ( 第
7 句至第 14 句) ，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
回到乡里的场面。以送别二疏为题的 “祖饯·祖
道”一类的诗，自古以来便享有很高的声誉。但
是，第三部分开头八句 ( 第 15 句至第 22 句) 笔
锋一转，描写了二疏回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
子，以及他们不屑于 “近务” ( 身边的琐事) ，每
日邀请亲朋故友在一起饮宴的情景。第 19、20 句
的“问金终寄心，清言晓未悟”之语，从句子结
构来看有些不好理解，大概是告诫亲族不要过分
关注钱财之事。在最后的两句中，以二疏所奉行
的“道”经过时间的洗礼仍然闪耀着光辉而作结。

本文所要研究的，亦即是最后一句的 “道”
具体指什么? 一般说来，“咏史诗”不只是叙述历
史事实，还应该包括作者独特的评价。如此这首
诗中陶渊明的独创性表现在哪里? 而在对二疏的
各种评价中，这首诗又有什么独特价值? 这一系
列的问题成为了本诗的素材，确认其与史实相对
应的关系也应该是必要的。

二
关于二疏的传记资料，现存最早、最完备的

当属班固的 《汉书》。其中 《疏广传》记载有如
下内容:

广谓受曰: “吾闻 ‘知足不辱，知止
不殆’， ‘功遂身退，天之道’也。今仕
官至二千石，宦成名立，如此不去，惧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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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悔。岂如父子相随出关，归老故乡，
以寿命终，不亦善乎?”受叩头曰: “从
大人议。”即日父子俱移病。满三月赐
告，广遂称笃，上疏乞骸骨。上以其年笃
老，皆许之，加赐黄金二十斤。皇太子赠
以五十斤。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，供
张东都门外，送者车数百辆，辞决而去。
及道路观者皆曰: “贤哉! 二大夫。”或
叹息为之下泣。广既归乡里，日令家供具
设酒食，请族人故旧宾客，与相娱乐。数
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，趣卖以供具。居岁
余，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
曰: “子孙冀及君时颇立产业基，今日饮
食费且尽，宜从丈人所，劝说君买田
宅。”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。广
曰: “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? 顾自有旧田
庐，令子孙勤力其中，足以供衣食，与凡
人齐。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，但教子孙怠
惰耳。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; 愚而多财，
则益其过。且夫富者，众人之怨也; 吾既
亡以教化子孙，不欲益其过而生怨。又此
金者，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，故乐与乡党
宗族共飨其赐，以尽吾余日，不亦可
乎!”于是族人悦服。皆以寿终。 ( 《汉
书》卷七十一《疏广传》第四十一)
陶渊明的 《咏二疏》虽然增加了作者的想象

( 第 11、12、15 句) ，但基本上还是忠实地沿袭了
《汉书·疏广传》记载的内容，陶诗和上述引文中
划线的部分可以一一对应起来。

虽然如此，但这首诗还是有一个小的地方与
史书记载不同，还是需要注意的，这便是第 22 句
的“遑恤身后虑”。正如注释书最后所指出的那
样，这一句的出处来自 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:
“我躬不阅，遑恤我后。”郑玄对此做的笺是:
“我身尚不能自容，何暇忧我后所生子孙也。”也
就是说， “遑恤我后”即 “不考虑自己死后子孙
的后事。”根据本诗 “遑恤身后虑”之意，他的
说法更为具体，与死后完全不管子孙后事的情况
相比，确实有更加具体的意思了。

按照这个观点，这一句便与历史事实存在着
明显的矛盾了。为什么呢? 《汉书》记载的是
“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?”而其后又有 “贤而多
财，则损其志; 愚而多财，则益其过。”二疏对子
孙的深刻教育是不容置疑的。他们为子孙考虑得
很深远，而不是一点都不关心。

这首诗是否还有其它的创作根据呢? 其中的

可能性也不能否定。然而，关于二疏的相关材料
在汉代之后几乎都是限于 《汉书》记载 ( 亦即二
疏其它传记中扩大宣传的可能性较低) 。在陶渊明
写作其它作品时，所参考的也只有 《汉书》了。
陶渊明所作并且流传下来的 《集圣贤群辅录》上
( 《陶渊明集》卷九) 中的二疏条内容，即典出
《汉书》。如果从整体来判断的话，陶渊明应该是
在阅读了《汉书·疏广传》之后才写的这首诗。

这个推测的正确性，有写在此诗之前而为人
所知的西晋张协的 《咏史诗》 ( 《文选》卷二十
一) 为证:

昔在西京时，朝野多欢娱。蔼蔼东都
门，群公祖二疏。朱轩曜金城，供帐临长
衢。达人知止足，遗荣忽如无。抽簪解朝
衣，散发归海隅。行人为陨涕，贤哉此丈
夫! 挥金乐当年，岁暮不留储。顾谓四座
宾，多财为累愚。清风激万代，名与天壤
俱。咄此蝉冕客，君绅宜见书。
整首诗都以 《汉书》的记载为依据，描写的

是“念子孙”的二疏。这是与陶渊明 《咏二疏》
相同题材的较早作品，而且后来被《文选》选录。
与张协的诗相比，陶渊明的诗具有强烈的意识似
乎是自然的事。事实上，在唐代之前，“咏史诗”
的题材和主题都是固定化的，其创作与前代作品
相比，突出了竞争性较强的一面 ( 魏晋南北朝时
代的咏史诗现存 23 首) 。

从内容上看，这首诗虽以 《汉书》的基本资
料为“咏史”依据，却与事实上的记载有些出入，
这样的改动似乎也能让人理解。在陶渊明看来，
他还是依照张协咏史传统而创作此诗的。可是，
咏史诗应当遵循 “基于史实，叙述自己的评价”
的创作原则，如果根据史实做一些比较自由的发
挥，还能称为 “咏史诗”吗? 陶渊明为什么要增
加一些修正的史实? 增加的目的是什么呢? 从
“念子孙”的二疏到 “何暇忧我后所生子孙也”
的二疏，诗中改变了的人物形象又体现了什么意
义呢? 下面就这个问题做一下研究。

三
笔者以为，陶渊明对二疏传记的修改，是受

到了东晋时对二疏评价观点的影响。疏广、疏受
叔侄留名青史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显赫的功
绩，而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类似他们的行为较
多，这些行为大多数获得了赞誉，得到了较为肯
定的评价。:

例如西晋羊祜《与从弟书》:
吾以布衣，忝荷重任，每以尸素为愧。大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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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隆，唯江南未夷。此人臣之责，是以
不量所能，毕力吴会。当凭朝廷之威，赖
士大夫之谋，以全克之举，除万世之患。
年已朽老，既定边事。当有角巾东路，还
归乡里，于坟墓侧为容棺之墟。假日还
息，思与后生味道。此吾之至愿也。以凡
才而居重位，何能不惧盈满以受责邪? 疏
广是吾师也。圣主明恕，当不夺微志尔。
( 《艺文类聚》二十六)

又如西晋·华谭《上笺求退》:
谭闻霸主远听，以求才为务。僚属量

身，以审己为分。故疏广告老，汉宣不违
其志; 干木偃息，文侯就式其庐。谭无古
人之贤，窃有怀远之慕。自登清显，出入
二载，执笔无赞事之功，拾遗无补阙之
绩; 过在纳言，暗于举善; 狂寇未宾，复
乏谋策。年向七十，志力日衰，素餐无
劳，实宜辞退。谨奉还所假左丞相军谘祭
酒版。( 《晋书》卷五十二《华谭传》)

又如东晋·王彪之《五言诗序》:
余自求致仕，诏累不听。因扇上有二

疏画，作诗一首，以述其意。 ( 《太平御
览》卷七五〇)

梁·沈约《致仕表》:
徒以桑榆无几，时制行及，不朝之

礼，忽在今辰。使反身敝庐，待终穷巷。
臣又闻之，悬车散发，其来旧矣。昔广德
请骸，义在量力。二疏知止，惧贻后悔。
数年以来，稍就尽竭，气力衰耗，不自支
持。( 《艺文类聚》卷十八)
如上所示，在魏晋南北朝时的作品中，言及

二疏的内容几乎都是致仕和知足、知止方面的，
并没有谈到他们的政治业绩。如上述第一、第二、
第四段所指出的那样，当时申请致仕的人是把二
疏作为一个典型来称引的，也就是说言及二疏就
要言及致仕，言及致仕就要言及二疏。

那么，为什么致仕就要言及二疏呢? 即使是
在汉代，除了二疏之外还有很多的政治家、官僚
不仅退休，而且他们致仕还有比二疏更为引人关
注的理由。或许，这是因为二疏在汉代属于功德
圆满的最早退休的人物。第四段中提到的薛广德
等人，有的是代皇帝承担失政之责而退休的，有
的是因身体老病而致仕的。说到致仕的理由，其
实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，只是想辞职而已 ( 底
本《陶渊明集》之 《集圣贤群辅录》注载: “时
广六十七”) 。二疏的致仕不仅得到了允许，还被

赐金七十斤。朝廷官员为他们举行了送别宴会，
这是属于一种特例了。

上面列举的史实，都是南北朝时期特有的事
情。翻阅当时的史书可以看出，即使是在南朝想
要致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类似的事例经常可
以看到。当时的门阀贵族把官职分为清浊两类，
他们不喜欢繁忙的工作，甚至不少人希望解职或
致仕。和寒门士族不同的是，他们拥有大规模的
庄园，不依靠俸禄仍然可以过着优越的生活，具
有较好的经济基础。但是，对处于脆弱权力基础
的南朝皇帝而言，无论是为了维持个人的权力，
还是为了笼络人心，门阀贵族希望人才能够留在
朝廷，这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因素。而且劝慰那
些想要致仕的人，也体现了朝廷对贵族的信赖和
关爱 ［2］。拒绝希望致仕之臣下的君主，有时也会
出现某种倒错的情况。第二段中的华谭 ( 255—
322) ，也曾提出致仕的想法，但结果却是 “不
听”。正如第三段中所记，王彪之 ( 305—377) 在
提出致仕的请求后，也曾经多次被拒绝。如果从
他们的遭遇来看，二疏圆满致仕美谈的最大贡献
并不是二疏本人，而是准许二人同时退职的汉宣
帝，这样的说法并不过分。第二段中的 “疏广告
老，汉宣不违其志”，叙述的正是这件事。

从这些例子来看，在魏晋南北朝时代，二疏
被频繁的提及，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
状况，其浓厚的色彩也就容易理解了。致仕在事
实上存在着一些困难，所以二疏的美谈才有了自
身的价值，于是引起了人们的瞩目。对于二疏来
说，与对他们人格的仰慕、崇拜相比，当时的人
们感情或许对他们的境遇更为憧憬、羡慕。这种
说法有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。

但是，也有对二疏的行为持批评立场的人。
兴宁 ( 363—365) 初年，前燕的慕容恪、慕容评
两位由于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原因，被追究责任，
他们因此提出了辞职。当时的国君慕容暐在挽留
二人时，说了如下内容:

朕以不天，早倾乾覆，先帝所托，唯
在二公。二公懿亲硕德，勋高鲁、卫，翼
赞王室，辅导朕躬，宣慈惠和，坐而待
旦，虔诚夕惕，美亦至矣。故能外扫群
凶，内清九土，四海晏如，政和时洽。虽
宗庙社稷之灵，抑亦二公之力也。今关右
有未宾之氐，江、吴有遗烬之虏，方赖谋
猷，混宁六合，岂宜虚己谦冲，以违委任
之重。王其割二疏独善之小，以成公旦复
衮之大。( 《晋书》卷一百一十一 《慕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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暐传》)
这里所说的“割二疏独善之小，以成公旦复

衮之大”两句，便是对恪、评所说 “臣虽不敏，
窃闻君子之言，敢忘虞丘避贤之美，辄循两疏知
止之分”的应答之词。也就是说，能够做到 “知
止、知足”，才算是完成了任务，像二疏那样的辞
职、隐退，只不过是 “独善”而已。从儒家以
“经世济民”为第一要务的立场来看，二疏是当然
要受到批判的。

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是 《汉书·疏广传》的作
者班固的言论。在 《疏广传》的 “赞”中，他写
了如下的内容:

赞曰: 隽不疑学以从政，临事不惑，
遂立名迹，终始可述。疏广行止足之计，
免辱殆之累，亦其次也。 ( 《汉书》卷七
十一)
隽不疑是汉昭帝时的人，他为人严谨正直，

兢兢业业，在担任青州刺史、京兆尹职务之后，
因病辞职。始元五年 ( 前 82 ) ，有一位自称是戾
( 卫) 太子刘据的人出现在都城，由于真假难辨，
遂引起了人们的困惑。只有不疑认为: 无论是否
是戾太子都是罪人，于是便把他逮捕起来，直接
关进了监狱。后来发现这是占卜者成方遂的诈骗
行为，由于对成方遂进行了恰当的处置，隽不疑
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。 《二疏传》的 “赞”中
所说的“临事不惑，遂立名迹”，即是指此事。

在这里，班固认为与隽不疑相比，“免辱殆之
累”的疏广还是差一个等级的人物。确实是如此，
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态能够保持冷静，并能采取适
当的方法加以处置，与担心发生不测之事而产生
逃避的想法相比，哪一种更为积极，无论是谁大
概都能明白的。虽然是说“知足”，但实际的情况
是，经常这样说的是一种深谋远虑。如果说的不
好听一点的话，应该是对朝廷管理危机而出现的
一种较为清晰的认识。出现管理危机的话，就要
保全自己，这只是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在中国古
代，隐遁者的数量是很多的，他们或是为了实现
正义，或是为了获得自由，或是为了等待机遇。
为了实现最终的目的，他们选择隐遁作为了一种
手段。只是二疏的隐遁 =致仕，获得了一种自由
的结果，而这除了 “免辱殆”之外，应该说并不
是他当初的目的。

至此，陶渊明的意图逐渐也就清楚了。这便
是从历来对二疏生存方式的消极评价，转而直接
对班固的解释提出异议。

正如上所见， 《汉书·疏广传》记载了 “早

期隐退”和 “散财宴乐” ( 另外还有一件事是:
太子外祖父欲使其弟监护太子，二疏认为是外戚
而反对) 的两件事。前者是 “如此不去，惧有后
悔”，是担心遭遇不测而采取回避的态度; 后者是
“不欲益其过而生怨”。对于疏氏一族而言，与亲
情相比，这是更具有深谋远虑的行为。这两件事
在班固的意识中，应该是 “对未来的危机管理”
为主题而写的。

但是，保留对二疏持否定的班固的评价，是
原来的史料所载。而对二疏事迹进行的再评价，
则是对两件相关的事情、特别是对后者做什么样
的解释，却成为了一个大问题。张协认为: “挥金
乐当年，岁暮不留储。……清风激万代，名与天
壤俱。” “贵” ( 社会地位、名誉) 不算什么，
“富” ( 财产) 也不值得留恋，创作出高洁的二疏
隐者形象，才是作者所要提示的内容。相对而言，
在提出不同的价值观 ( 后述) 的同时， “不顾子
孙将来”，即没有把朝廷的危机看成是重要之事，
则是陶渊明强调的二疏形象。 “挥金”行为的本
身，就是不给子孙留下财产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
既是为子孙考虑，也是为自己考虑。两种解释具
有它的两面性。

即使是对 “散财宴乐”的故事进行再解释，
前面的“早期隐退”故事在理论的整合方面也是
有它的破绽的。事实上，《咏二疏》诗只是陶渊明
一个修改过的故事，开头两句便是这方面的说明。

二疏并不是迫于压力突然隐退的，他们隐退
的根据据 《汉书》记载是 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
殆”和“功遂身退，天之道”。在这两个原因之
外，还有《老子》( 第四十九章·九) 的 “持盈”
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。

对于这个观点，陶渊明用 “大象转四时，功
成者自去”两句诗重新进行了解释。笔者认为，
这两句似乎出自《韩氏易传》。

又引《韩氏易传》言:
五帝观天下，三王家天下。家以传

子，官以传贤。若四时之运，功成者去，
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。 ( 《汉书》卷七十
七《盖宽饶传》)
从这一条来看，是很容易理解的。陶渊明的

观点从《老子》转到了 《易》，由消极 “持盈”
的“处事训”，升华到了积极的 “退让”道德方
面上了。亦即二疏的命运如同季节变化一样，不
只是处于高位，也有谦让于后辈之意。诗中的
“得其趣”，似乎即是指这一点。虽然有一点小小
的改正，但陶渊明的再解释却是一个大的价值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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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换。
从这一点来看，陶渊明在 《咏二疏》诗中对

史实做一些修正，进而对二疏做再评价便也成为
了必然，这样也就容易使人理解了。相当于前面
张协诗中描写的“达人知止足，遗荣忽如无”、具
有高洁人生的 “达人”，陶渊明是从人生的 “退
让”之路来解读二疏的。

四
最后所要谈到的问题，是陶渊明要写这首诗

的动机。陶渊明为什么要选取二疏为题材呢? 二
疏与陶渊明在隐退归乡这一点上是相同的，而不
同的是二疏是官至三太 ( 太傅) 之类的高官，而
陶渊明则是仕途受挫自己辞官的。在两者产生共
鸣的同时，他们所处的境遇还是有些差异的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笔者认为大致的区别有三个
方面。

A，在二疏的 “知足、知止”同感中，陶渊
明找到了人生之“趣”。其观点如下:

“趣”字最宜领会。功成而不归去，
不得趣者也。古今得其趣者，会有几人?
惟二疏知足、知止，所以得趣。惟其得
趣，所以散金置酒，不以多财遗子孙也。
( 清·温汝能《陶诗汇评》卷四)
B，批判了那些虽然有功但却不能退隐的人。

观点如下:
本诗歌颂二疏功遂身退，从侧面抨击

了功成夺国者。 ( 孙鈞锡 《陶渊明集校
注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出版)
C，对二疏的 “挥金”之举产生了共鸣。观

点如下:
先生托慕二疏，在不留金，以为得处

贫之道。( 丁福保 《陶渊明诗笺注》所引
程穆衡《陶诗程传》)
在这三种观点中，最为稳妥的说法应该是 C

了。如按 A说，陶渊明回避了与张协不同的 “知
足、知止”之语，而且 “挥金”一词也与 “知
足”无关。如按 B 说，与强调致仕、隐退的二疏
相比，其他人如范蠡、张良似乎是更为合适。不
是范蠡和张良而是二疏，正是由于 “挥金”的原
因。

陶渊明对这类“挥金”的行为是非常关心的，
在他的诗歌经常谈到此事。如:

虽无挥金事，浊酒聊可恃。( 《饮酒》
其十九)

倾家时作乐，竟此岁月驶。有子不留
金，何用身后置。( 《杂诗》其六)

这里类似陶渊明对 “挥金”的理解，除了包
含人生的哲理之外而没有其它的含义。再看一个
例子，“作乐” ( 《杂诗》其六) 的意义也有 “让
今天充实”的特点。这虽然成为了一个大前提，
是人生的一次性和有限性决定的。

得欢当作乐，斗酒聚比邻。盛年不重
来，一日难再晨。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
人。( 《杂诗》其一)

从古皆有没，念之心中焦。 ( 《己酉
岁九月九日》)

一生复能几，倏如流电惊。鼎鼎百年
内，持此欲何成。( 《饮酒》其三)
人生不过百年，在如此短暂的时光里，逝去

的时光一去不复返，“今”便显得非常重要了。虽
然为了将来而准备的 “金”，但人如果去世之后
“金”也就没有用了。《咏二疏》诗中的 “放意乐
余年”，所说的意思便是如此。

当然，比“挥金”更为重要的意义还有一点，
就是“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和家人”， “放意乐余
年”就是这个意思。陶渊明担心儿子们的将来而
写的《责子》诗，虽然是谐谑之作，但代表作
《形影神》有如下的内容:

适见在世中，奄去靡归期。奚觉无一
人，亲识 ( 一作戚) 岂相思。但余平生
物，举目情凄洏。( 《形影神·形赠影》)
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哪一个人是独立生存的，

他不能不想到他的家族和亲戚。几度出仕和归隐
的陶渊明，最后的回归之处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
族之中。但是，个人孤独的生存、孤独的去世，
如果能够明白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孤独的话，那么
对家族 ( 子孙) 的结局也就不得不必须要考虑一
下了。看到这种情况时，为了自己人生的快乐，
也就懂得 “挥金”积极的价值了。前面 《杂诗》
其六的“有子不留金，何用身后置”，便是对子孙
的一种暗示，是在 《汉书》二疏评论的基础上，
修改了“挥金”的含义。

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，致仕者虽然很多，
陶渊明为什么会选择二疏的为例，其中的理由也
就容易理解了。致仕之后，二疏并没有什么特殊
之处，只是每日以 “挥金”为乐事。这不是为了
朝廷 ( 国家) 、官场 ( 组织) 和家族，而是为了
自己的余生能够得到快乐，陶渊明从这些人的生
活中悟出了其中的“道”。正如程穆衡所述，陶渊
明即使在贫困的生活中，也感受到了 “挥金”的
重要性。 (下转第 11 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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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元对立，没有在坚持 “理想主义”时一定要一
味地“抗俗”，没有将超越与世俗看作是形同水
火，势不两立; 而这正是他的智慧与力量所在。
他以最现实而理想的姿态 “就在现实中”抵达了
理想的乌托邦彼岸，实现了 “高尚而又高妙”的
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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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第 5 页)
结束语
以上是围绕着陶渊明《咏二疏》诗“遑恤身后

虑”展开的几个问题的讨论。主要的观点可归纳如
下:

羊祜《与从弟书》中与主题无关的“早期隐退”
和“挥金宴乐”内容，在原著者班固的意识中，属于
“危机管理”的方面。华谭《上笺求退》取材于《汉
书》的《咏二疏》诗，对诗人而言是把二疏特别是他
们的“知足”之事作为一个实例，对班固的某些否定
性评价做了重新的认识。张协从“高洁的隐者”的
角度，陶渊明从“懂得进退之礼”的角度，来重新解
读二疏的价值。王彪之《五言诗》的直接动机，是针
对二疏的“挥金”之事而言的。陶渊明对此的解释
是“不为自己的家族，而是为了个人的余生之乐”，
认为这首诗具有人生之“道”的意义。

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之时，正是以王谢为代表

的门阀贵族引以为豪的时代，社会的统治基础是家
族本位的制度。荣辱不仅是个人的事，也是一个家
族的事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在被称为“个人主义”
时，陶渊明才与当时的社会有了不同的想象。他的
《咏二疏》诗中的“遑恤身后虑”之句，无疑包含着
家族主义思想，给同时代的读者带来了不同的观
念，乃至于是一种冲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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